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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版李子柒”：

一对父女的“边城”故事

总第 172 期
14 版

本报记者白田田、张格

　　盛夏，高考落幕，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们互道珍
重，知识与理想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7月 23日，湖南高考成绩出炉。
　　当晚，湖南耒阳市，鸣笛声和喝彩声打破了乡
村夏夜的宁静——— 50名老师连夜驱车进村，为一
位名叫钟芳蓉的高分考生报喜。
　　 18岁的钟芳蓉获得了 676分、湖南省文科前
十名的优异成绩。
　　当大家还在为这名乡村留守女孩即将开启人
生新旅程感到欢欣时，钟芳蓉在填报志愿时做出
的选择却引发了热议。
  她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有
一些网民认为专业“太冷门”“没钱途”。
　　近日，记者前往耒阳，与钟芳蓉面对面交流，
听这位高分考生讲述了背后的故事。

“二次元”留守女孩成全市骄傲

 　坐在记者对面的钟芳蓉，身着一袭白裙，戴着
黑框眼镜，看上去内向、文静，甚至有点不苟言笑。
只有聊起感兴趣的考古、动漫话题时，她才会偶尔
露出腼腆的笑容。
　　难以想象，当她查询成绩、填报志愿时，心中
曾有过怎样的波澜。
  或许就像在幽暗的墓穴，揭开旷世文物面纱
的那一刻，尽管内心狂喜，也会屏住呼吸。
　　 7月 23日中午，钟芳蓉的父亲钟元位从学校
老师那里听说，可以查询高考分数了。他迫不及待
地打电话给女儿，“淡定”的钟芳蓉却说：“我现在
要睡午觉，等会再查吧。”
　　钟芳蓉不知道，那个时候，在她就读的耒阳市
正源学校里，老师们围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已经炸
开了锅，欢呼声、尖叫声响彻整栋大楼。
　　电脑屏幕上，弹出的数字“676”，让在场的所
有人瞪大了眼睛。这个分数位居湖南省文科前十
名。而考生的名字，正是钟芳蓉。
　　从老师那里，钟元位获知，这个分数“上北大
清华没问题”。
  据说，在耒阳市，已经 16 年没有文科生考取
过北大和清华。
　　“女儿不激动，我很激动。”在广东工作的钟元
位赶紧向老板请假，喜讯一下子在工厂传开。当天
晚上，老板带着五六个同事到一家烤鱼店为他庆
贺。钟元位喝了两瓶啤酒，那是他最大的酒量。
　　 7 月 23 日下午 6 点 26 分，钟芳蓉发了一条
朋友圈动态，没有文字，只有四张照片。照片里红
花怒放，鲜艳夺目。
　　她告诉记者，这是家门口的花，也不知道叫什
么名字，就是简单表达自己的开心。
　　到了晚上，正源学校校长罗湘云带队，到钟芳
蓉家“贺喜”。大约 50 名老师乘坐 9 台车，车灯照
亮了小村庄。一行人步履轻快，罗湘云把烟花举过
头顶，似乎空气里都洋溢着欢腾。
　　钟芳蓉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惊喜，又在意料
之中。
　　“有人说钟芳蓉是匹黑马，其实她算正常发
挥。”正源学校高三政治课老师刘志武说，作为文
科生，钟芳蓉不是那种背教材特别卖力的学生，也

不是精力特别充沛的学生，但感觉她学习时很专
注，效率很高。
　　被问到有什么读书秘诀时，钟芳蓉说，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学习方法，但首先得“接受学习”，然后
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尽力掌握学科的基础知识。
　　学习之外，钟芳蓉说自己是一个“二次元”女
孩。放假回家时，她会看喜爱的动漫节目，还会在
空闲时间玩一会儿手游，放松自己。
  她也喜欢听歌，周深是她最近喜欢的歌手。
　　高考后，她开通了微博。微博名字是她使用了
很久的一个网名———“契珩”。钟芳蓉说，“契”有雕
刻的意思，“珩”是玉的意思，“我专门在字典里查
的，一眼就看中了这两个字。”

“深思熟虑”的选择

  填报志愿时，钟芳蓉把大方向瞄准“历史”，最
后锁定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这无疑是一个相
对冷门的专业。
　　从广东赶回耒阳的父亲表示，没听说考古专
业，但支持女儿的选择。钟芳蓉的母亲则有点犯嘀
咕：听说考古专业的前景一般，是不是换一个？
　　学校的老师也提出不同的意见，连身在北京、
读过大学的远亲都打来电话劝说。网上的各种议
论声，更是扑面而来。
　　然而，钟芳蓉态度坚决。如同密林之中的跋
涉，前方分出两条路，她决定选择人迹罕至的那
一条。
　　钟芳蓉的偶像是“敦煌女儿”、现任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樊锦诗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
煌》中提到，1958 年，她“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北大
的考古专业。
　　樊锦诗或许没有想到，62 年后，在湖南耒阳，
18 岁的留守女学生钟芳蓉受她影响，在获得高考
文科 676 分的高分后，“深思熟虑”报考了北大考
古专业。
　　钟芳蓉在写给 82 岁的樊锦诗先生的信中说
道：“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去选择北大考古，选
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从记者与钟芳蓉的对话中，能看出她并非一
时兴起。
　　“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
　　“这是因为我个人纯粹的喜好，没有其他别的
原因。我一直喜欢历史，就想填报和历史相关的专
业，其他很多专业不太适合我。而且我的性格比较
安静，想潜心去做研究。”
　　“有人说考古太枯燥。”
　　“考古是一个融合很多学科的专业，还可以进
行田野考察、下地挖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人说考古太辛苦。”
　　“我在农村长大，我觉得在农村吃过的苦其实
也不算少，考古的辛苦应该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
内，我相信自己能战胜这种辛苦。”
　　“有人说考古不赚钱。”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会
更加偏向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梦
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
　　……
　　刚开始网上争议多的时候，罗湘云有些担心
钟芳蓉，便带着她步行到村子里的一座石亭散心。

　　一到石亭，钟芳蓉便被亭内存放的几块清代
石碑吸引了。她用手机照向墙壁，透过手电筒发出
的光，一字字地念出石碑上已有些模糊的刻文。
　　“她一看到有历史感的东西，眼睛马上亮了，
话也多了起来。”罗湘云说，看得出钟芳蓉是真的

喜欢历史、喜欢文物。
　　钟芳蓉的高三历史课老师赖继承说，不是
每一个人都要当官、当老板、赚大钱，钟芳蓉愿
意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考古这样的传统文化领
域和基础学科，是一件非常正能量的事情。

　　现在，钟芳蓉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众
多网友与钟芳蓉隔空对话，各地的文博机构和
考古专家纷纷发来祝福、寄送礼物，有人说她成
了考古界的“团宠”。
　　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回复：“授业于田野之
间，树人于实践之中，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
生所爱。”樊锦诗也专门寄语钟芳蓉：“不忘初
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留守的故事

　　除了“北大考古女生”，钟芳蓉还有另一个
标签——— 留守学生。
　　钟芳蓉不到一岁时，父母便离开她去广东打
工。刚开始夫妻俩在同一座城市，后来父亲钟元位
在江门一个家具厂负责打样，母亲在深圳打工。
　　订单多的时候，钟元位一个月可赚七八千
元，很多时候只有五六千元。妻子的收入少一
些，每个月三四千元。
　　钟元位和妻子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在外
面吃了很多没有文化的亏。两口子希望子女能
够以“知识改变命运”，咬着牙把他们送去学费
较高的民办学校。
　　钟芳蓉和正在念初中的弟弟，两人一年的
学费和生活费是 4万元。对于他们家庭来说，这
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钟元位扯了扯上衣的领口，
对记者说：“这件衣服只有十多块钱，我平时的
开支很少，就是为了省钱给孩子读书。”
　　让钟元位愧疚的是，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
太少了。父女俩每年见面一两次，最长的相处时
间也不过一个月。
　　钟芳蓉高二那年的暑假，父亲难得回来待
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钟芳蓉跟着父亲和弟弟乘
坐高铁，头一次到省城长沙的动物园游玩。
  当天往返，赶回家时已经天黑。三个人在路
上没来得及吃饭，于是回家泡方便面。这短暂的
时光，对于钟芳蓉来说，却是无比的快乐。
　　位于湘南地区的耒阳市，由于邻近广东，这
里的劳动力大量南下打工，留下了数以万计像
钟芳蓉这样的留守孩子。据耒阳市教育局的统
计，全市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学生总计 25万
人，其中留守学生达到 5万人左右。
　　罗湘云认为，留守学生长期一个人生活，或
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有一些留守学生思
想上更加独立、精神上更加自由，他们会朝着自
己的目标，心无旁骛地学习。
　　罗湘云说，城里的孩子，父母可能天天关心
吃什么，考好了能吃大餐，留守孩子没有这样的
“奖励”。但对于很多留守学生来说，老师稍稍拍
下他的肩膀，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在这所民办学校，此前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的 10名学生中，有 8名是农村留守学生。
　　耒阳市教育局局长张小勇说，针对留守学
生群体，耒阳市正在构建“政府、家庭、学校、社
会”四位一体的关爱体系，同时重点改善农村薄
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每个乡镇兴办一所寄宿制
学校，让留守学生“愿意上、留得住、学得好”。
　　对于钟芳蓉来说，这个夏天太特别，她希望
能在暑假和全家人一起去旅行。暑假过后，钟芳
蓉和父母就将各自启程，北上、南下。

高分留守女孩选考古：“听从内心的声音就好”

▲“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蓉。 受访者供图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如今，一些因高考成绩亮眼而成为新闻人
物的考生，择校择专业都会在互联网上引起“围
观”。而网民的观点，往往也互相矛盾。

　　今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 676 分报考
北大考古专业，被一些网民批评“浪费分数”，他
们的理由是，报考计算机、金融、人工智能等专
业更有“钱途”；江苏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白湘
菱，因选修科目历史成绩为 B+无缘北大和清
华，拟获百万元奖学金就读香港大学金融类专
业，又被一些网民批评“把钱看太重”。

　　选专业不考虑“钱途”挨批，读金融类专业
也挨批，到底该听谁？当然是谁的都不要听，年
轻人追梦路上，应遵从内心，不应听从“网音”。

　　究其实，网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声音，看似
对立，本质上都是把专业与“钱途”做“非教育”

的捆绑，异曲同工把教育当成了职业培训，背离
了教育的目的。

　　按照教育家杜威“教育即生长”的理论，教
育的本质应该是使每个人的天性和能力健康地
生长。“生长”，与年轻人的梦想天然连接；梦想，
则因志趣、天性而派生。

　　我们赞赏选择考古专业的学生，既因为她

没有随波逐流，也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很坚定自
己的志趣与选择。她那句“我个人特别喜欢，我
觉得喜欢就够了”，展现的不是一个学霸的“任
性”，而是一种健康的教育理念所形塑的主见与
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很多学生缺乏的。

　　我们理解选择港大金融专业的考生，只要
符合她的志趣，只要她喜欢就好。因为金融、计
算机等所谓的“热门专业”，的确也是许多年轻
人喜欢的专业，只要是遵从内心，不是随大流，
不是只为“钱途”，大可堂堂正正地选择。

　　不管学考古还是学金融，经过高考选拔出
来的聪明大脑，理应有更宏远的追求。因为，无
论是什么专业，都可以畅想“诗与远方”，都不应
该被矮化为职业培训，不应被功利和社会流俗
牵着走。

　　由此，那些以“考古专业也有钱途”“北大考
古专业毕业不愁找工作”为由辩解的人，实质上
对教育的目的同样存在误解。

　　“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
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
摧的前进动力。”不管是什么专业，都需要“敢于
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青年才俊接力。一代
青年如果孜孜以求的是“钱途”，拿什么守护我
们民族的前途？

遵从内心，不要听从“网音”

本报记者杨思琪

　　这个八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又一次成为关注
焦点。作为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84 岁的他将 800 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永
瑞基金，用于学校人才培养。
　　“让人尊敬的科学家”“侠之大者，国士无
双”……数以万计的网友评论里，对科学的推崇、
对科学家的景仰溢于言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刘永坦开始带领团队坚
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40 年不懈探索，为祖国
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海域监控面积从不足
20% 提升到全覆盖，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
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不服输，要创新，绝不向外面的封锁低头，做
出对国家有意义的成果。”年至耄耋的他用一生
践行。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1936 年，刘永坦在江苏南京出生。1937 年，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爆发，他和家人开始了长
达数年的颠沛流离之路。
　　国家蒙难，民何以安？从那时起，他便明白了
“家国”的意义。“永坦”，是家人对他的祝愿，更怀
揣着那一代人内心最深的期许。
　　 1953年，刘永坦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经
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成
为预备师资之一，被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
术。1958 年，刘永坦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参与
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正式成为一名青年教师。

　　 1978 年，凭着出色的业务水平，刘永坦被破
格晋升为副教授，并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
深造。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谢尔曼的指导
下，他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
制项目。期间，他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
工程系统。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一个个历史教训，一
次次国内外科研实力对比，让刘永坦清醒认识到：
没有强大海防，就没有牢固的国家安全。真正的
核心技术，任何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只能靠自己
用智慧和奋斗去争取。
　　 1981 年秋，刘永坦毅然回国，并带回了一个
宏愿——— 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
立足自主研发，突破国外封锁，给祖国万里海防装
上“千里眼”。
　　开创新体制雷达之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
多认可。团队成员回忆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中国曾开展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
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内心始终燃着一把火：
“国外能做出来，我们就一定能，只是时间和实践
的问题。”
　　 1983年，经过 10个月连续奋战，刘永坦课题
组完成了一份 20 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总体方案
论证报告，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
能性，得到了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肯定。
　　从那时起，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开
拓性攻坚战正式拉开帷幕。1989年，他和团队在山
东威海，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1990 年 4 月 3 日，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日
子——— 新体制雷达技术探测出海上远距离期待目
标，在监视屏幕上清晰呈现——— 这是他们苦熬八

年换来的成果！
　　这一刻，他们哭了。一行行热泪，是期盼太久
的喜悦，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释放。这项成功让
刘永坦斩获 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 年当选中

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年近花甲，功成名就，很多人以为他该歇歇
了。刘永坦却没有停，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出名，
不是获奖，是要像一名钢铁卫士般守卫国家。
　　“一项任务完成了，就要开始下一项，只有

研制出性能更好的产品，才能给国家交上满意
的答卷。”刘永坦说。
　　在他看来，科研没有止境，国防没有上
限。如果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就
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中看不中用，对国
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浪费。要让新体
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成为国家海防
重器。
　　随后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应用场，刘
永坦带领团队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探索。设
计——— 试验——— 失败——— 总结——— 调整——— 再
试验……跌倒了，爬起来，数不清的循环往复，
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
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对海
上远距离探测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破解了
长期以来困扰雷达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
我国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从不足 20% 达到全
覆盖。

“是干将，是帅才，更是父兄”

　　进行雷达研制，研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要
在现场试验。野外试验，条件恶劣，一干就是几
个月，临到春节前一两天才回家，短短几天后又
返回试验现场……作为队长，再苦再累，刘永坦
总是带头干。
　　对海试验，他们所到之地一定是荒芜一片
没有人烟的地方，吃住条件都不具备，找来的房
子多是四面漏风，夏天蚊子多，睡觉时一不小心
把胳膊露在蚊帐外面，第二天就会肿得跟大腿
似的。          (下转 14 版)

“坦院士”的家国情怀，远不只是捐这 8 0 0 万

▲刘永坦院士工作照（资料照片）。


